    「德行、言語、政事 (服務眾人)、文學（做學問）」，這是古人過學習生活的次第。現代人前兩樣沒有了，或是疏忽了，就直接跳到政事、文學，根基不穩固，沒有根，從事管理政治活動，服務他人，讀書、做學問就不得力，不得力就沒效果。沒效果的事還是得做，久而久之，人就會空掉，人不能長久忍受無意義的狀態，於是就找些似是而非的言論（找不到就發明）來為這些無效果卻於己有利的東西合理化，於是這個社會核心價值就會廢掉。沒有了這些核心價值，很麻煩，人會各說各話，人不再是憑這些基本道理在做事，而是誰的地位高，權勢大，誰會玩弄制度，誰講的話就是道理。這和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是同一個道理，不同的是，後者是社會生活的次第。

    修身，以什麼修身，就是以 [孔門四科]，把這四個項目從扎根中體悟到自身本來就有的心性，而這個心性就是我們之所以能感受事物「客觀性」的核心條件。現代人很喜歡把自己見解 「客觀性」，但卻忽略要能真正的「看見」客觀性，描述客觀性，卻必須主體自身是有「心性」的體證才行，一旦 「客觀性」 和自我的心性不相妨害，是一體了，投身到社會生活，從事社會的一切事務，很重要的「公共性」才能正確被轉化出來，並出現在主體的意識之中。也就是主體不會以一己的喜好、愛惡、偏見、私慾，這些姿態來投入於公共領域之中。現在的人也很喜歡動不動就把「公共」這個概念掛在嘴上，但嘴上講公共，心裡想的卻還是自己---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喜惡、自己的偏好。一群人只是表面上使用「公共化」的語言來做為打架的武器，我們總批評用刀械拳頭打架野蠻、不文明，用飛機、飛彈打架恐怖、血腥，但用概念、語言打架就文明了嗎？用公共化的語言（制度性的宣告是其中的代表）作為爛泥巴相互塗抹就和諧了嗎?不就是只方式不同而已，本質上有不同嗎?這一切應是現代人在過學習社會生活的次第不重視的原因，對次第不重視，於是德性、修身成了一種人人都不敢說不重要，為什麼重要也能說出一番見解，但卻是不願意老實真正去做到的空概念。
    以上這些，不就是教育的初衷，不就是教育的內涵，以及拿來檢視教育的要項嗎？
